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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质量发展下，如何提升创新质量是现今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网络嵌入视角，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和权

变理论，通过引入数字化能力与组织即兴，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实证研究深入分析网络嵌

入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并探究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与组织即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结构嵌入、

关系嵌入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能力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以及关系嵌入与创新质

量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即兴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以及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正向调节

作用；组织即兴正向调节数字化能力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化能力在关系嵌入

与创新质量间的中介作用，即组织即兴水平越高，结构嵌入、关系嵌入通过数字化能力对创新质量的正

向影响越强。研究结论不仅能丰富创新质量与网络嵌入研究，并可为提升创新质量提供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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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 to improve innovation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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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according to social network theory and contingency 
theory, a moderated mediating model is constructed by introducing digital capability and organiza-
tional improvis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innovation quality 
and explor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gital capabil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m-
provis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innovation quality. Second, digital capability plays a par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innovation quality, and also plays a par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innovation quality. Third,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innovation quality, and also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innovation quality. Lastly,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gital capability between structural em-
beddedness and innovation qu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also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gital capability between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innovation quality. In other 
words, the higher the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tructural em-
beddedness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on innovation quality through digital capability. The study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research on innovation quality and network embeddedness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innovation quality. 

 
Keywords 
Innovation Quality, Network Embeddedness, Digital Capability,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我国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诸多成绩，

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但总体而言，创新质量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仍

存在一定差距[1]。不少企业的创新路径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进行本土化改良，通过大规模标准化生产

来降低成本，进而满足市场需求。模仿创新策略在初期能够迅速推动企业成长，但从长期来看，未能有

效解决核心技术缺失问题，也成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的重要原因。高质量发展下，

更需要注重高质量创新，促进创新从数量累积向质量提升转变。因此，深入分析创新质量前因，探索创

新质量提升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创新挑战，仅依赖自身资源与技术难以有效

应对，需要嵌入网络内组织、数字技术平台、科研院所等构成的创新网络。网络嵌入可为组织提供资源、

信息和合作机会，能增强知识流动，还有助于提升创新绩效[2]。现有网络嵌入研究主要分析网络嵌入如

何促进创新资源的获取[3]、知识的流动与共享[4]、合作中的信息交换[5]，以及探讨网络嵌入与创新效率

关系等[6]。而在创新质量日益重要的当今时代，现有文献未能分析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需

进一步研究。 
社会网络理论指出，分析企业网络的演变，可以指引企业动态调整网络位置和关系，以适应外界环

境的变化，从而推动实现创新目标。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有助于企业优化研发与提升运营效率，同

时帮助企业建立开放式创新平台，推动企业开发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与此同时，网络嵌入作为企业获

取数字化资源的重要途径，能够帮助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建立深度联系，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合作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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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互换，进一步提高数字化能力，从而提升创新水平。因此，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关系中

发挥重要作用，但现有研究未能详细阐释，需要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关系中的

中介作用。此外，企业与伙伴处于社会网络中，不同企业的网络嵌入存在差异，一些学者认为网络嵌入

有助于企业创新发展[7] [8]，也有学者认为网络嵌入会增加企业信息筛选成本[9]，与其他企业关系过密可

能会造成认知偏差、网络惰性等从而不利于企业创新[10]。目前，网络嵌入与创新关系尚未形成一致，可

能原因是现有研究未能考虑相关情境因素。权变理论指出，即兴能力能使组织在面对环境变化时快速调

整策略和行为，从而适应外部环境。不同组织即兴水平下，网络嵌入与创新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组织即兴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调节作用，从而明晰网络嵌入影响创新质量的边

界条件。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权变理论，依据“资源–能力–绩效”的逻辑框架，构建“网络

嵌入–数字化能力–创新质量”理论模型，对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展开研究，并分析数字化

能力的中介作用与组织即兴的调节作用。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第一，现有研究多聚焦网络嵌入与创

新关系，但对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关系未能深入探究，本文基于网络嵌入视角，深入分析网络嵌入对创

新质量的作用机制，可拓展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研究，深化社会网络理论。其次，检验数字化能力在网

络嵌入与创新质量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从而明晰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影响的作用渠道，揭开网络嵌入对

创新质量影响的理论黑箱。最后，探究组织即兴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阐明网络嵌

入对创新质量影响的边界条件，为现有研究分歧提供新解释，完善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影响的理论外延。 

2. 相关研究述评 

创新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创新质量受内外部因素共同

影响。在外部方面，马胜利和姜博[11]指出，简政放权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营商环境，优化创新资源

配置，而提升创新质量。弋亚群等[12]发现，不良竞争虽然促进研发速度，但抑制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质

量，政府导向则有助于减少这一负面影响。赵炎等[13]认为组织通过创新网络有效获取隐性知识资源，更

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从而提高创新质量。在内部方面，Olabode 等[14]指出，大数据分析有助于企业价值

创造和协同创新，进而提升创新质量。李兆辰等[15]认为，创新合作促进探索式创新，进而提升创新质量。

杨鹏和孙伟增[16]指出，技术升级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增强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能力，从而提升创新质量。 
网络嵌入是个体或组织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对其行为、资源获取和决策过程

的影响。Granovetter [17]将网络嵌入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这也成为网络嵌入维度划分经典框架。开

放式创新时代，越来越多企业通过强化网络嵌入来维持创新竞争优势，同时网络嵌入也吸引学界关注，

已有研究分析网络嵌入与创新间的关系及其潜在机制。如许鑫和张军玲[18]研究发现知识流动在合作网

络结构嵌入与颠覆性创新能力间发挥中介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丰富了企业创新的工具和手段，在企业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Benitez 等[19]

通过多案例研究发现，数字领导能力和数字平台能力对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易加斌等[20]认为，数字化

能力在组织惯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并正向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 
与此同时，作为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重要能力，组织即兴也吸引学者关注。组织即兴被视为一种在

预定计划之外的创造性行动，能帮助组织在不确定或突发情况下迅速调整并应对外部挑战。即兴能力作

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能够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为组织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21]。魏龙和党兴华[22]
认为组织即兴在常规惯例复制与迭代创新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同时正向调节常规惯例复制在持续性期

望落差与迭代创新间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创新质量提升受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网络嵌入、数字化能力、组织即兴与创新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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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有研究尚未深入分析它们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依据“资源–能力–绩效”的逻辑框架，构建“网络

嵌入–数字化能力–创新质量”理论模型，分析网络嵌入、数字化能力与创新质量间的关系，并研究组

织即兴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调节作用，从而揭示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作用的路径与边界条件，深

化创新质量与网络嵌入研究，也为企业提升创新质量提供思路借鉴。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 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不仅要关注创新数量，还要注重创新质量。Lanjouw 和 Schankerman [23]创
新质量由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构成，分属不同层次。杨幽红[24]指出创新质量是企业创新成果满足客户需

求并排除不良因素的程度。考虑到企业创新成果最终要面向市场，满足客户需求，市场是检验创新质量

的重要标准，本文借鉴杨幽红[24]的概念。 
当多个创新主体嵌入同一网络时，能促进信任与信息交流，形成协作氛围，进而构建共享利益、共

担风险的互惠网络生态。网络嵌入是描述企业在创新网络中通过联系与合作建立起相对稳定关系的过程

和特征[25]。由于网络关系质量与结构构建对网络成员的协作效率和资源共享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借鉴

Granovetter [17]研究，将网络嵌入分为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其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根据社会网络理论，企业所处网络能提供创新资源，是价值增值的重要渠道。网络嵌入与组织学习

的匹配有助于提升供应商创新性[26]。结构嵌入体现了组织在网络中的角色与定位，突出其网络位置、规

模以及密度等特性[17]。处于结构洞的企业不需付出较高成本便可获得多渠道资源，为创新创造资源基础，

从而提升创新成果的质量。同时位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具有接触实时市场信息的优势[27]，对于外界技术

波动与市场竞争强度也具有高度敏感的响应性与灵活的策略调整，降低研发创新活动失败风险。此外，

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企业会成为企业间资源传递的中介，通过调整资源流量与流向能更好地学习与积累互

补性资源，最终获取创新优势[28]。 
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企业，很难具有创新所需全部资源，需要与伙伴建立深层合作关系以获取缺乏资

源。关系嵌入是企业与网络中其他主体间的关系强度。强关系通过促进知识资源获取和加强网络控制，

提升创新绩效。一方面，强关系意味着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合作更为深入，这不仅为

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社会资本，也增进了相互间的信任[29]。基于信任与互惠的基础，企业能更为高效的获

取知识和信息，利于企业创新。另一方面，强关系中的合作伙伴由于频繁互动与深度合作，通常能够维

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能降低相互间的交易成本，提高协作效率，为创新的持续性提供支撑。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结构嵌入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关系嵌入对创新质量具体显著正向影响。 

3.2. 网络嵌入与数字化能力 

数字化能力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构建平台从而推动组织创新的能力[30]。在结构嵌入方面，位于网

络中心的企业能够凭借对合作伙伴的高选择权和控制力，优化资源配置，并通过自身声誉吸引潜在合作

伙伴，从而利于获取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信息。王少华等[31]提出，企业所处位置越接近网络中心越能利

用其影响力，与上下游企业协作，赋能上下游企业，提升其数字化能力，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同时，处于

网络中心的企业可评估自身在协同创新网络中的关键联络地位，增强对数字技术和资源的识别能力，并

通过洞察顾客需求与技术缺口，协调数字资源。当企业处于结构洞位置，能丰富异质性知识和资源，并

借助这些资源促进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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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间存在强关系时，由于长期交流与频繁互动，能增强互惠和信任感，便于分享高质量信息、

知识与资源，进而提升数字化能力。企业间紧密合作促进技术知识交流，有助于企业在数字技术采纳、

数据驱动决策执行及数字化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升数字化能力。此外，企业间存在强关系时，可以获得更

具成本效益的数字技术和解决方案，避免重复投入研发和技术采购[33]，而且企业间可共同开展数字化创

新，通过共享技术平台、云服务和数据资源等，减少系统建设和维护费用，可为数字化提供更多资金。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a：结构嵌入对数字化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关系嵌入对数字化能力具体显著正向影响。 

3.3. 数字化能力与创新质量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创新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Yoo 等[30]认为数字化能力是以数字技

术为基础，构建平台从而推动组织创新的一种能力。Khin 和 Ho [34]认为数字化能力是将数字技术与数字

人才相结合的必要条件，从而能为组织创造新产品和流程以及响应市场不断变化的能力。王强等[35]指出

数字化能力是企业价值创新的重要推动力，给价值创造过程带来巨大变革。朱秀梅等[36]认为数字化能力

反映了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利用程度，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本文借鉴 Yoo 等[30]研究，认

为数字化能力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构建平台从而推动组织创新的一种能力。 
数字化能力能有效拓宽企业获取知识的多样化渠道。通过数字化技术，企业能更好地构建创新网络、

战略联盟，从而更高效地获取创新知识[33]，并通过组织网络获取与整合必要资源，减少获取创新资源成

本。数字化能力也能促使制造企业加强内外部的深度合作，推动创新活动的协同发展[37]。同时，数字技

术的广泛应用还能支持企业对生产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具备较高数字化能力的企业能整合供应链上的

不同利益相关方，维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且有效降低协同创新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成本，提升创

新效率。更进一步，数字化能力还能优化制造企业创新模式。企业可以通过实时数据获得洞察，快速调

整资源分配，推动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变，帮助企业更精准地对接客户的创新需求，提高创新的

响应速度和产品研发的成功率。根据动态能力理论，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能力来感知、识别并应对客户

需求，从而不断提升产品的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38]。凭借数字化能力，企业能更高效地整合客户需求，

优化资源配置，并帮助企业改进业务流程，提高运营效率，从而加速创新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提升创新

质量。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化能力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4. 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认为，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间起到了重要的传导作用。网络嵌入为企业提供了获

取数字技术的相关途径，企业能够从网络中获取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和管理经验。结构嵌入中的中心性位置

赋予企业“信息枢纽”优势，使其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将网络中的异质性知识流转化为结构化数据资产。这

种位势优势通过数字化能力的放大，形成知识获取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显著提升创新过程中的知识重

组效率。高连接密度产生的协同共振效应，使得数字化能力能够发挥“信号放大器”作用。企业通过数字

平台将碎片化的技术信息进行系统性整合，利用机器学习等技术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转换，从而突破

传统创新中的知识壁垒。关键节点位置赋予的结构洞优势，通过数字化能力转化为跨领域技术融合的创

新机会。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技术使企业能够构建虚拟创新网络，突破物理空间限制进行技术组合实验，

显著提高创新试错效率。关系嵌入强调的是企业与网络中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关系强度和质量。

高质量关系嵌入形成的信任资本，通过数字化能力转化为可量化的社会资本。基于智能合约的协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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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信誉评估系统等数字技术，将传统关系资本转化为可编程的创新要素，降低协作创新的交

易成本。企业通过与客户、供应商及合作伙伴的关系，能够及时获取市场信息、数字技术、产品知识和创

新灵感[18]，从而有助于提升数字化能力，而数字化能力可帮助企业更好地整合内外部资源[19]，为创新创

造条件。强关系带来的深度知识交流，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知识流动的量子跃迁。虚拟现实协作平台、AI
辅助知识图谱等技术，不仅加速显性知识转移，更能捕捉和转化传统沟通中流失的隐性知识要素。通过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企业能更精准地响应市场需求、优化产品设计与生产流程，从

而提升创新质量。因此，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重要传导作用，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a：数字化能力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中介作用。 
H4b：数字化能力在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中介作用。 

3.5. 组织即兴的调节作用 

组织即兴是组织为弥补计划与实际之间的鸿沟，利用既有资源开展同步构思与行动的过程，具有立

即反应、意图创造和资源整合等特点[22]。组织即兴反映企业面对不确定性和突发情况时，能够快速调动

资源，灵活应对的能力[39]。不同组织即兴水平下，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作用也存在差异。组织即兴强

化了企业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时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帮助企业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迅速调整策略、优

化资源配置。高即兴能力企业能对结构嵌入获取的资源进行实时编排。企业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使企业

更好的嵌入合作网络并占据有利位置，拓宽异质性信息的获取渠道，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当企业占据结

构洞优势位置时，即兴能力能将网络中的信息优势转化为认知敏捷性，通过快速试错机制实现知识碎片

的模式识别，突破传统网络位置带来的信息过载困境。其次，组织即兴反映企业在面对突发挑战时的决

策效率与响应速度，有利于企业在网络中占据关键位置，并以较低成本获取外部资源，从而改善现有产

品，进行技术创新。最后，组织即兴有利于企业快速识别市场机会，增强企业在网络中结构嵌入度，提

升网络中心性，使得企业能更贴近市场需求与把握技术演变，指引创新方向，提升创新质量。 
同时，关系嵌入强调主体间的信任和互动，从而能促进信息流动和资源共享[17]。首先，当组织具备

较强即兴能力时，企业能够迅速与合作伙伴建立沟通渠道以及灵活调整合作方式，加强企业间的信任，

促进关系长期稳定，进而帮助企业与伙伴间共享技术资源，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质量。其次，组织

即兴水平高的企业可以快速识别和整合外部资源，促使合作伙伴获取有价值的技术支持与市场反馈，从

而加强伙伴间的合作关系，进而可以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取技术信息、设施和外部资源，以促进创新

成果转化，助推实现高质量创新。最后，高组织即兴水平的企业能通过提升在复杂环境中的决策灵活性

来减少决策风险[40]，从而增强企业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帮助企业在与合作伙伴建立协作关系时掌握更

多主导权，使合作伙伴间的知识互补性从潜在的可能转化为实时协同创新，也能实时获取行业技术信息

和市场动态，灵活调整产品和服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用户需求，加速产品创新，提升创新质量。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a：组织即兴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H5b：组织即兴在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3.6.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基于前述假设，数字化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提升创新质量关系间起中介作用。组织即兴水平

越高，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促进效果越显著。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论，结构嵌入和

关系嵌入通过数字化能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路径可能受到组织即兴的调节作用，即存在被调节的中介作

用。当组织即兴水平较高时，企业能够在动态环境中快速适应并调整战略，通过高效资源整合和协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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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一步提升其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与影响力。此时，处于网络中心的企业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数

字化工具和资源，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优化创新过程。当组织即兴水平较低时，企业往往会缺乏足够的

灵活性和应变能力，难以在合作网络中占据核心位置，无法协调数字化资源和升级数字化能力，可能使

企业失去创新活力。与此同时，当组织即兴水平较高时，企业应对环境也会更加灵活，会增进合作伙伴

的信任，进而提高关系嵌入。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够推动组织将数字化与企业更好地融合，优化运营，提

升数字化能力，提高创新质量。而当组织即兴水平较低时，企业难以灵活应对市场环境变化，也会影响

企业的关系嵌入，不利于企业从外界学习与获取知识，企业数字化过程可能会面临困难，影响创新质量

提升。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a：组织即兴正向调节数字化能力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中介作用，组织即兴水平越高，数字

化能力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中介作用越显著。 
H6b：组织即兴正向调节数字化能力在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中介作用，组织即兴水平越高，数字

化能力在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中介作用越显著。 
综上所述，构建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 1. 理论模型 

4. 研究设计 

4.1.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搜集数据，量表均借鉴国内外比较成熟的量表设计并不断修改而成。本文

使用 Likert5 点评分，1~5 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不确定、比较同意和完全同意。其中，网络

嵌入参考解学梅和王宏伟[41]量表编制，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其中结构嵌入包含“与本企业有联系

的其他企业或机构数量较多”等 4 个题项，关系嵌入包含“与其他企业或机构的接触频率很高”等 4 个

题项。数字化能力参考 Sabai 和 Theresa [42]量表编制，包含“企业能不断探索全新的知识”等 5 个题项。

组织即兴参考魏龙和党兴华[22]、Vera 和 Crossan [43]量表编制，包含“企业在执行行动时反应迅速”等

4 个题项。创新质量参考 Haner [44]、弋亚群等[12]、王娟茹和罗岭[45]量表编制，包含“企业产生的新想

法比关键竞争对手更好”等 6 个题项。控制变量选取借鉴白景坤等[46]研究，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企

业性质和所属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在模型中予以控制。 

4.2. 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具有研发的制造企业，主要包括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为提升数据质量，采

用事前控制和事后控制两种方式。在事前控制方面，为确保填写者能了解企业创新状况，减少调查偏差，

要求填写者为中高层管理人员或研发人员，同时明确告知调查仅供学术研究，将严格保密；在事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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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剔除填写不完整、存在明显错误、不清晰等无效样本。调查分为预调查和正式调查两个阶段，在

预调查阶段，通过对部分制造企业进行小样本调查，完善量表并确定正式调查问卷。在正式调查阶段，

通过现场发放与线上发放两种方式，共发放问卷 476 份，回收 376 份，剔除无效问卷 58 份，最终回收有

效问卷 318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66.81%。调研对象涵盖了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新材料、机

械制造、新能源等多个行业。 

5. 实证分析 

5.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潜在风险。因此，本文采用 Harman 单

因子检验，对所有测量题项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未旋转前的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46.73%，低于 50%的临界值，表明无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影响较小。 

5.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如表 1 所示。显见，结构嵌入、关系嵌入、数字化能力、组织即兴

与创新质量间相关系数显著，可进行后续分析。 

5.3.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借助 SPSS 和 AMOS 软件对各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2，发现结构嵌入、关系嵌入、

数字化能力、组织即兴、创新质量 Cronbach’s α和组合信度 CR 均大于 0.7，说明各量表具有较好信度。同

时所有题项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0.6，各变量平均萃取方差 AVE 均高于 0.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

并且，进一步做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3，发现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χ2/df = 1.845, RMSEA = 0.052, 
NFI = 0.913, IFI = 0.958, TLI = 0.952, CFI = 0.958)，符合适配标准，说明变量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 结构嵌入 3.616 0.896     

2. 关系嵌入 3.828 0.929 0.756***    

3. 数字化能力 3.618 0.989 0.730*** 0.681***   

4. 组织即兴 2.505 0.805 −0.478*** −0.439*** −0.368***  

5. 创新质量 3.770 0.922 0.685*** 0.649*** 0.627*** −0.485*** 

 
Table 2. Reliability test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 2. 信效度检验 

变量 Cronbach’s α 最小因子载荷数 CR AVE 

结构嵌入 0.805 0.609 0.819 0.532 

关系嵌入 0.876 0.768 0.876 0.639 

数字化能力 0.904 0.790 0.905 0.656 

组织即兴 0.800 0.634 0.802 0.504 

创新质量 0.898 0.685 0.899 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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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analysis result of confirmatory factor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模型 因子 χ2/df RMSEA NFI IFI TLI CFI 

五因子模型 SE, RE, DC, OI, IQ 1.845 0.052 0.913 0.958 0.952 0.958 

四因子模型 SE + RE, DC, OI, IQ 2.000 0.056 0.904 0.950 0.943 0.949 

三因子模型 SE + RE + DC, OI, IQ 2.924 0.078 0.858 0.902 0.890 0.901 

二因子模型 SE + RE + DC + OI, IQ 4.029 0.098 0.803 0.844 0.827 0.843 

单因子模型 SE + RE + DC + OI + IQ 5.244 0.116 0.742 0.780 0.757 0.779 

注：SE 为结构嵌入，RE 为网络嵌入，DC 为数字化能力，OI 为组织即兴，IQ 为创新质量，下同。 

5.4. 假设检验 

5.4.1. 主效应检验 
表 4 为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主效应检验结果，以及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和创新质量间中介效应

的检验结果。M1 为放入控制变量的基本模型，M2 是在 M1 基础上加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对创新质量

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结构嵌入系数显著为正(β = 0.457, p < 0.001)，关系嵌入系数显著为正(β = 0.306, 
p < 0.001)，说明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1a 和 H1b 得到验证。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名称 
创新质量 数字化能力 

M5 M1 M2 M3 M4 

企业年龄 −0.035 0.032 0.018 0.035 −0.012 

企业规模 −0.027 0.004 −0.040 −0.007 0.053 

企业性质 −0.061 −0.017 −0.039 −0.019 0.014 

所属行业 −0.007 −0.048 0.035 −0.025 −0.112** 

结构嵌入  0.457***  0.353*** 0.513*** 

关系嵌入  0.306***  0.246*** 0.296*** 

数字化能力   0.631*** 0.202***  

R2 0.005 0.512 0.398 0.529 0.587 

Adj-R2 −0.007 0.503 0.388 0.518 0.579 

F 值 0.428 54.408*** 41.216*** 49.746*** 73.705***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双尾检验)，下同。 

 
M3 为分析中介变量数字化能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能力对创新质量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β = 0.631, p < 0.001)，假设 H3 得到验证。这表明，作为创新的重要抓手，数字化能力越强，越有利

于提升创新能力，企业需要有效利用各种数字技术，提升数字化能力。M5 代表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对数

字化能力影响的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回归系数分别为 β = 0.513 (p < 0.001)、β = 0.296 
(p < 0.001)，说明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对数字化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 H2a、H2b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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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中介效应检验 
M4 为分析自变量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中介变量数字化能力对创新质量的影响，与 M2 对比可发现

结构嵌入回归系数从 β = 0.457 (p < 0.001)下降至 β = 0.353 (p < 0.001)但仍显著，关系嵌入的回归系数从 β 
= 0.306 (p < 0.001)下降至 β = 0.246 (p < 0.001)但仍显著，说明数字化能力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以及

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同时本文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一步检验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 5。SE → DC → IQ 的

间接效应值为 0.206 (p < 0.001)，置信区间为[0.100, 0.323]，RE → DC → IQ 的间接效应值为 0.235 (p < 
0.001)，置信区间为[0.138, 0.339]，均不包含 0，表明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中介作

用。此外，控制数字化能力后，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384, 0.625]、[0.302, 
0.521]也不包含 0，表明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4a 和 H4b 得到

验证。 
 

Table 5. The results of Bootstrap mediation effects 
表 5.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值 SE 
Boot 95% CI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SE → IQ 0.505 0.061 0.384 0.625 

间接效应 SE → DC → IQ 0.206 0.057 0.100 0.323 

直接效应 RE → IQ 0.411 0.056 0.302 0.521 

间接效应 RE → DC → IQ 0.235 0.051 0.138 0.339 

5.4.3. 调节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调节效应，首先将变量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多重共线性风险，然后将结构嵌入与组织即

兴交互项、关系嵌入与组织即兴交互项放入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6。M7 显示结构嵌入与组织即兴交互项

对创新质量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296, p < 0.001)；M9 显示关系嵌入与组织即兴交互项对创新质量有显著

正向影响(β = 0.266, p < 0.001)。由此说明，组织即兴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以及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

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5a 和 H5b 成立。 
 

Table 6. Moderation test results 
表 6.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创新质量 

M6 M7 M8 M9 M10 

企业年龄 0.032 0.009 0.029 0.008 0.028 

企业规模 −0.019 0.031 −0.010 0.028 −0.024 

企业性质 −0.006 0.004 −0.046 −0.029 −0.013 

所属行业 −0.024 −0.030 0.006 0.005 0.018 

自变量      

结构嵌入 0.491*** 0.406***    

关系嵌入   0.414*** 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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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调节变量      

组织即兴 0.271*** 0.214*** 0.347*** 0.321*** 0.524*** 

交互项      

结构嵌入 × 组织即兴  0.296***    

关系嵌入 × 组织即兴    0.266***  

R2 0.506 0.574 0.488 0.539 0.470 

Adj-R2 0.496 0.564 0.478 0.529 0.460 

F 值 53.012*** 59.558*** 49.382*** 51.838*** 46.016*** 

 
为更加清晰地阐释组织即兴的调节效应，本文将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部分

分别设为低、高水平，并绘制组织即兴的调节效应图，如图 2 和图 3。图 2 和图 3 显示，无论组织即兴处

于高水平或低水平，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都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当组织即兴水平

较高时，图 2 和图 3 的直线更加陡峭，说明组织即兴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间，以及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

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Figure 2.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between structural embedding and innovation quality 
图 2. 组织即兴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调节效应 

 

 
Figure 3.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between relationship embedding and innovation quality 
图 3. 组织即兴在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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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将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部分分别设为低、高水平，分别对低组织即兴、

高组织即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7。低组织即兴水平下，数字化能力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

(β = 0.169, Boot 95% = [−0.097, 0.137]，包含 0)、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β = 0.053, Boot 95% = [−0.048, 
0.159]，包含 0)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而随着组织即兴水平的提高，数字化能力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

(β = 0.350, Boot 95% = [0.235, 0.478]，不包含 0)、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β = 0.352，Boot 95% = [0.243, 
0.475]，不包含 0)的中介效应显著并提升，即在高组织即兴水平下，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将更容易通过增

强数字化能力而使创新质量提升。因此，不同组织即兴水平下，数字化能力的中介效应差异显著。另外，

结构嵌入–数字化能力–创新质量路径中，调节中介指标为 0.207，Boot 95% = [0.133, 0.294]，不包含 0；
关系嵌入–数字化能力–创新质量路径中，调节中介指标为 0.186，Boot 95% = [0.109, 0.267]，不包含 0。
由此可见，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假设 H6a 和 H6b 成立。 

 
Table 7. The Bootstrap test results of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表 7.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 

路径 调节变量分组 效应值 SE Boot 95%CI INDEX SE Boot 95%CI 

SE → DC → IQ 低 OI 0.169 0.060 [−0.097, 0.137] 0.207 0.041 [0.133, 0.294] 

 高 OI 0.350 0.062 [0.235, 0.478]    

RE → DC → IQ 低 OI 0.053 0.053 [−0.048, 0.159] 0.186 0.040 [0.109, 0.267] 

 高 OI 0.352 0.059 [0.243, 0.475]    

6. 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结论 

提升创新质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从网络嵌入视

角出发，将网络嵌入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深入分析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并探讨数字化能

力的中介作用与组织即兴的调节作用。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对创新质量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理论指出，通过跨组织的网络互动，企业能获得多样的外部知识和技术资源，

从而推动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分别对应创新生态系统的“硬架构”与“软连接”。

结构嵌入利用其中心性优势使企业成为创新信息流的引力，捕捉网络中技术势能差。关系嵌入能够突破

合作伙伴间知识转移的粘性壁垒，形成创新要素连接流动。实践中，企业通过与外部伙伴、客户等合作，

有助于获取创新所需资源，精准把握客户需求，为企业创新提供指引，减少创新障碍，进而提升创新质

量。第二，数字化能力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能

力是网络嵌入作用创新质量的重要路径。权变理论认为，企业应根据外界环境变化与自身发展实际，不

断优化策略和提升能力。在结构嵌入维度，数字技术将网络位置优势转化为数据引力，通过机器学习算

法实现隐性知识的结构化重组；在关系嵌入层面，区块链与智能合约技术将社会资本转化为可编程的信

任协议，破解了传统创新网络中的合作悖论。数字化能力作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能力，能在

不同的网络嵌入下有效地加强信息流动和资源获取，从而提升创新质量。实践中，企业根据所处的网络

环境和自身的数字化水平，灵活地调整创新策略，研发符合市场所需的创新产品，提升创新质量。第三，

组织即兴在结构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同时组织即兴正向调节

数字化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中介作用。组织即兴水平越高，结构嵌入、关系嵌入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872


张杨蒙 
 

 

DOI: 10.12677/ecl.2025.144872 143 电子商务评论 
 

通过数字化能力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越强。组织即兴能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和创新反应速度，有助于

企业在网络嵌入中快速捕捉创新机会，企业借此更加灵活地调整战略，优化资源配置，有助于数字技术

作用的有效发挥，进而提升创新质量。 

6.2. 理论贡献 

第一，基于网络嵌入视角，探究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可深化创新质量与网络嵌入研究。

已有文献关注到网络嵌入对创新的作用，探究网络嵌入与创业导向[18]、创新能力[19]的关系，但未能深

入分析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关系。本文紧扣提升创新质量的中心命题，将网络嵌入分为结构嵌入与关系

嵌入，深入探究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可为提升创新质量提供新思路，不仅丰富创新管理理

论，也深化网络嵌入研究。 
第二，探究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中介作用，揭示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传导路径，

阐明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桥梁作用。以往研究虽然认识到数字化能力在企业运营[20]、
战略决策[21]与创新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但未深入分析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之间的中介作

用，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作用路径尚不清晰。本文构建网络嵌入、数字化能力与创新质量关系的理论

模型，分析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揭开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作用黑箱，不仅能丰富数字化能力研究，

也为企业运用网络嵌入提升创新质量提供思路指导。 
第三，探究组织即兴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调节作用，以及在数字化能力与创新质量间的调节

作用，明晰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影响的边界条件，并拓展网络嵌入与数字化能力对创新质量影响的理论

外延。现有文献对网络嵌入与创新间关系并不统一[8] [11]，其可能原因是网络嵌入对创新影响存在边界

条件。本文基于权变理论视角，全面审视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发现组织即兴在网络

嵌入与创新质量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同时组织即兴正向调节数字化能力在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间的中

介作用，说明组织即兴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发挥网络嵌入与数字化能力的作用，夯实企业创新的基础，

提升创新质量。本研究不仅为既有研究分歧提供新解释，同时也深化权变理论研究。 

6.3. 管理启示 

第一，重视网络嵌入在创新质量提升中的作用，并结合企业自身实际，科学利用结构嵌入和关系嵌

入提升创新质量。一方面，积极构建和维护外部网络关系，建立健全良好的沟通机制和信息流通渠道，

加强与供应商、客户、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促进资源整合和捕捉创新机会，为提升创新质量提供外

部支持。另一方面，根据外界环境变化，做好技术与创新预见，选择与优化合作伙伴，不断完善企业的

网络位置与网络关系，有效利用创新网络资源，提升创新质量。 
第二，制定数字化能力提升战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断提升数字化能力。一方面，由于数

字化能力是连接网络嵌入与创新质量的重要节点，企业管理者除关心网络嵌入外，还要加强数字化能力

建设，制定数字化能力提升战略，设计数字化能力提升举措。另一方面，结合企业自身状况加强数字化

投入，如对研发和生产运营设备智能化升级、建设数据联通与共享平台、引进数字化质量监测设备、培

训员工数字素养等，为提高数字化能力创造坚实基础，进而提升创新质量。 
第三，深刻认识组织即兴在快速多变环境中的重要作用，采取措施有效抓住潜在机遇提升即兴能力。

即兴能力是企业快速应对变化和把握机会的有效途径，当即兴能力越高时，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作用，

以及数字化能力对创新质量的作用会更强，因此企业要在巩固与合作伙伴关系的同时，不断关注快速多

变的技术与市场，主动抓住可能的机遇，提升能力与适应性，及时把握未来技术与商业模式变更的机会，

并根据环境变化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与创新流程，提升创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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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探究网络嵌入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可为提升创新质量提供思路借鉴。但本研究仍存在以下

不足。创新质量受多因素影响，本文仅考察网络嵌入、数字化能力与组织即兴，而企业的领导风格、组

织战略、市场导向等都可能会对创新质量产生影响，未来还要从更多前因展开对创新质量的影响分析，

进而丰富创新质量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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